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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
先。

乙巳蛇年，我们迎来首
个“非遗版”春节。人类瑰
宝，在时间的长河里熠熠生
辉。

数千年来——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传

承着春节习俗、丰富着春节
内涵、创新着春节形式。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春
节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

从千里归乡到围炉团
圆，从高唱竹枝到铜梁龙
舞，从遥祭先祖到虔诚祈
愿，写春联、穿新衣、吃汤
圆、喝年酒……每到春节，
一幅幅优秀传统习俗的长
卷，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
开。一声声祝福，一首首欢
歌，都深深烙印着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

一个“年”字，胜过万语
千言。

——编者

■李晓

在春节的河流边，我时常眺望它的源
头。春节早在殷商时期就隆重地登场，它
是最盛大、最庄重、最有归属感的古老传统
节日。

在春节喜庆的氤氲里，最容易发酵思
古之幽情。浮想起祖先们的春节，在一年
到头的日子里，他们风尘仆仆回到家乡，与
家人共度一个春节，然后从春天启程，开始
一年里的匍匐耕耘、艰难求生。

绵延了将近4000年历史的春节，而今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申遗成功，标志着这一赓续不绝
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在人类文明的浩瀚
星空中闪耀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春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活
动，春运期间，数以亿计的人奔赴故乡。就
像鲑鱼游千里返乡，候鸟跨半球归巢，投奔
故乡的人，不为任何坎坷与磨难动摇回家
的意志。

故乡的灯火在闪烁，故乡的亲人在凝
望，故乡的一口老井、一棵老树、一个祠堂、
一条小巷、一锅热饺、一杯老酒在等待……
读懂了春节，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候鸟归乡
般的团圆情结与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家国
情怀。

友人老韩在27岁那年把命运托付给
深圳那座年轻的都市，在那里成家立业。

前些年，老韩在微信上跟我聊天，诉说
春节的感受。老韩的故乡在包头，春节他
把老父老母都接到了身边过年。老韩说，
那年正月初一，他上午去公园、地铁站口拍
照片，面对这个瞬间寂静了的大城，忍不住
拍打自己的脑袋，恍惚以为自己是突然失
聪了。

这种心情让老韩微微有些落寞，他一
口气跑回家，父母正规规矩矩坐在客厅沙
发上看电视，老两口默默无语。老韩一把
抓住母亲的手说:“妈，我们马上包饺子，过
年。”

可那晚上，一家人吃着饺子，还是感觉
有一些气味不对，老韩的父亲习惯性地推
开窗户，窗外是都市的灯火，却没有漫漫雪
花。正月初三，老韩一家人又坐上飞机回
家乡过年去了。

老韩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父母一到包
头，眼神就不起雾了，话也多了起来，团圆
的亲人们吃到了炭烤鸡、煨牛肉、红糖饼、
红烧丸子、炖鱼……

今年春节前，我联系上老韩。我在微
信里问他：“韩哥，春节在哪里过啊？”老韩
迅速拨通了我的电话，他说：“爸、妈都先后
走了，春节我要带上家人回老家后山去看
看，那里有父母长眠的墓地。”

我问老韩，你在外地生活了30多年，
还没把那里当作故乡？老韩引用了一个作
家对故乡的解释：故乡是诞生生命的血地，
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有故乡埋下的种
子，而当这种子发芽，当这召唤再次响起的
时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抱
你的缘起。

老韩的话让我动情，他掀起了我对春
节故乡徐徐展开一幅幅大地年画的心池
涟漪。

有年除夕夜，我站在老家山头眺望，
山下打着火把的乡人绵延成火光的巨
龙，那是坐火车、长途客车、乘轮船、骑摩
托车回家的老乡们正赶回老家的老屋，
他们将在围炉而坐的团聚里，迎接春节
的第一缕晨曦如约抚摸故乡的天幕；在
正月初一的阡陌纵横中，遇见的乡人们
总是遥遥作揖拜年，行使着古老的礼仪；
在肃穆祠堂的中央，悬挂起了大红的灯
笼，祖先与他们的后裔们，跨越时空一起
欢度春节。

古希腊人认为，眼睛在视觉方面扮演
着双重角色，双眼中可以发出一道苍白的
光线，与世间万物接触以后再返回瞳孔，所
见事物就像是旅行者归来的礼物。

我那今年73岁的幺叔，就是在与地图
的深深凝望中双眼放光。去年，幺叔突发
脑梗，住院回家后依然半身不遂，而今困顿
于轮椅中。早年，幺叔与幺叔娘也辗转于
全国各地打工，在他家客厅张贴着一幅中
国地图，幺叔用铅笔标注着他去过的地方，
一个中国农民便与一张中国地图血脉相
连。风起云涌处，日月星辰下，幺叔和幺叔
娘一共去过13个省市、70多个城市。

想起那些年的春节前夕，幺叔和幺叔
娘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乘着一票难求
的春运火车回家。在火车上，那可是真正
的“同车共济”啊，看一看他们在火车上的
姿势和情景吧：坐着、站着、卧着、挤着、趴
着、踩着、叫着、哭着，或倚、或躺、或靠、或
伏、或蜷、或弓、或抵、或弯、或抱、或缠……
他们就这样，在火车上一直保持着最艰辛
最忍受的姿势。

当长途跋涉的火车在“喉管”里喘完了
最后一口气，终于到站了，家乡也就不远
了，他们疲倦的眼帘瞬间闪现出了喜悦。

当幺叔、幺叔娘与乡人们站在村口，
13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在风中翻动叶片，
在春节里的金色阳光中发出翡翠一般的
光芒。

那一刻，回到故乡过年的欢欣，让山川
温柔，人心暖透。

春节，是停靠的码头，是归航的港湾，
是与春暖花开故乡的双向奔赴，更是囤积
与积蓄力量。奔赴春天，与万物相爱，与美
好相遇。

春节，与故乡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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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其善

铜梁龙舞，发源于远古，兴起于明，繁荣于清，
鼎盛于当代。

据光绪元年《铜梁县志》记载：“（铜梁）上元张
灯火，自初八九日至十五日，辉煌达旦，并扮演龙
灯、狮灯及其他杂剧，喧阗街市，有月逐人、尘随马
之观。”

铜梁龙舞，以浩瀚的大地为舞台，以山峰、秀
水、绿树、鲜花为背景，构成纯天然的山水实景
剧。点点渔火，从湖水漫过，把水面、湖岸、山野和
龙舞巧妙融合，组成魅惑的蓝、飞扬的红、耀眼的
绿、迷人的黄……

高端大气的大蠕龙，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化

中，既有商周文化的狞厉之美、秦汉时期的浪漫
气势，又有唐宋的雍容和谐、明清的精美雕琢。
它彩绘工艺古朴，威猛雄壮。龙体长达50米，
由24洞组成，象征着一年24个节令。舞动时，
蜿蜒翻滚，激烈奔放，气势豪迈，被誉为铜梁龙
舞之王。

清新脱俗的荷花龙，如轻荡的湖水，似娇羞的
荷花。湖水的碧波荡漾，田园的百禽凤鸣，祥龙的
游腾穿梭，仙子的轻歌曼舞，都在这一时刻汇聚，
勾勒出迷人的荷塘画卷。

勤劳勇敢的稻草龙，起源于铜梁农民庆祝丰
收。稻是农家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秋收后农民
就地取材扎草成龙，手舞足蹈欢庆新谷登场。

热烈奔放的铜梁火龙，更具独特魅力。打铁

水，喷火花，人在火中舞，龙在火中飞。长达数十
米的火龙队伍，在火花中往来穿梭，场面惊险奇
特。当高达数千摄氏度高温的铁水，被击打至几
十米的高空，铁水火花飞溅，极为恢宏壮观。

密集的鼓点中，一人高举“元宝”引龙出洞。
舞龙手们上身赤裸，下身着红短裤，脚蹬红缨鞋，
头顶红绸带，在炽热的铁水中，更显英武之气。

滚烫的铁水漫天飘飞，火红的长龙，威武地巡
视遨游、旋转腾挪。

盛世繁华，巨龙腾飞。

千年非遗铜梁龙

■李玮

地处“夔子咽喉”的故乡梁平，古称梁山，属三
峡一带竹枝歌舞的流行地域。

公元1924年，梁山人张孔修编撰的《高梁耆
英集》一书，收录梁山竹枝词65首。明清时期梁
山乃至三峡地区的过年风俗习惯皆在其中得以呈
现。如今再次翻看，仿若一幅绚丽多彩、韵味无穷
的民俗长卷，缓缓铺展在眼前。

“一年岁序又将终，且喜乡间朴素风。买得更
香编子外，宜春帖写万年红。”小年前后，人们满心
欢喜地筹备各类年货，喜庆的“万年红”朱砂纸，在
阳光下闪烁着祥瑞之光，为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增添几分喜庆与庄重。

“米线玲珑米叶鲜，安排果饼过新年。欲令儿
女都欢喜，除夕分穿挂挂钱。”除夕夜孩子们最期
待的，就是长辈给晚辈准备压岁钱。初一清晨，汤
圆的甜香于空气中弥漫。圆润饱满的汤圆，不但
寓意着家庭的团圆美满，更象征着财源广进、生活
富足。

在宁静的乡村中，诸多古老而神秘的“年禁”
被人们精心遵循。初一不打扫，垃圾污水暂存家
中，男女老幼纷纷“带柴进屋”。这些看似简单的
习俗，实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节期间，人们身着新衣，笑容满面，见面
时相互作揖，一声“拜年啊”，传递着温暖的祝
福。新婚夫妇“拜新年”，长辈给晚辈“压岁
钱”，亲情与关爱在传统习俗中静静流淌，温暖

着每个人的心。
初七“人日”，亲邻邀饮年酒，正如清嘉庆《梁

山县志》所述：“人日前后亲邻递相邀饮，曰年酒。”
人们围坐一处，分享过去一年的酸甜苦辣，畅想未
来一年的美好愿景。此时，拜年“走人户”在城乡
之间频繁往来，欢声笑语在大街小巷回荡，浓郁的
年味弥漫于天地之间。

正月十五上元节，更是一场全民欢腾的盛宴。
“锣鼓梁山最有名，迎春相赛一齐行。归来笑

向儿童问，今日或输或是赢。”癞子锣鼓抢彩大赛，
激昂的锣鼓声响彻天地，参赛者激情满怀，观赛者
欢呼雀跃。夜幕降临，观灯和龙舞表演更是将节
日的氛围推向高潮。

“花筒花钵焰光腾，人语喧阗挤不胜。父背幺
儿兄拽弟，兴隆街上看龙灯。”五彩斑斓的花灯照
亮夜空，蜿蜒舞动的巨龙直冲云霄，欢乐的人们沉
浸在这欢乐的海洋中，忘却了所有的烦忧与疲惫。

元宵过后，气温渐升，大地逐渐复苏。
“纷纷花柳踏春城，叱犊朝来三几声。乐事田

家真个好，一犁烟水课春耕。”勤劳的农人扛起锄
头，牵着耕牛，走进充满希望的田野，开启新一年
的辛勤劳作。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播撒下希望的
种子，期盼着金秋时节的丰收与喜悦。

梁山竹枝词，以亲切自然的笔触、优美动人的
意境，见证着当地年俗的传承与发展。

岁月如金，江山如画。在时光的变迁中，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代代传承，滋养着人们的心灵，绽
放出璀璨的光华。

年俗的诗情画意

■黄海子

距离镇上尚有一段距离，便能听到如
瀑布般人潮汹涌的声音。

天空中，不知是哪些孩子的手没有握
紧手中的气球，总能看见几个气球在人声
鼎沸里一浪一浪地往天空的深处荡漾而
去。

间或响起的锣鼓声、欢快的唢呐声，让
正赶往镇上的人们，感受到了镇上的热闹
与欢乐。人们加快了脚步，渴望尽快融入
这欢乐喜庆的人群中。他们急切赶路的神
态，就像一场及时雨在天旱时，急匆匆地奔
着大地洒来。

这是我的老家江津李市镇正月初一家
家户户都去赶场的情景。

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何每到正月初一
家家户户都要赶场，便去问爷爷。爷爷简
单的一句“前人兴，后人跟”，便将我打发
了。

问妈妈，她则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好，
‘正月初一赶场耍，初二关门走人户’，既然
老话都这么说了，初一不去赶场还能做什
么？”她的解释让我更加困惑。

不过，那句“正月初一赶场耍，初二关
门走人户”从此便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记忆中，我年年正月初一都要到镇上
去赶场，随满街的人浪看遍大街小巷的张
灯结彩；在广场上看老戏台里唱川戏的拿
腔拿调地挥舞水袖，蹦跳坐打；跟在舞龙灯
的后面，看他们挥着五彩斑斓的布龙上下
舞动；守着唱打莲花落的，学他们咿呀的唱
腔；在杂耍摊前，深究杂耍人耍魔术时，从
手里飞走的那只鸽子，为什么又出现在他
的另一只手上……看尽稀奇之后，肚子也
饿了，拿压岁钱买了喜欢的吃的喝的，呼朋
引伴，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家。

回家的路上，免不了点几颗小鞭炮惊
惊同行的伙伴，闹一路的笑声。同行归家
的大人们，则是满脸的喜悦，全身上下似乎
都在散发着一种光，那光里，有欢喜，有满
足，有希望，有信心。

我因此明白了我们为何要在正月初一
赶场：经过一年的磕磕绊绊、辛辛苦苦，人
们终于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岁开启，无论

过去的日子多么艰难，都已经过去。在新
年的第一天，大家聚在一起，认识的、不认
识的，互道祝福，祈愿未来……在新年的第
一天，一定要让幸福和喜悦充盈这个日子，
让未来的每一天，都天天如是。

又是一年正月初一。
父母依旧如往年一样，凌晨6点钟就

将我们唤醒。我们给父母新年红包，向父
母磕头讨要他们给的新年祝福。然后一家
人穿戴整齐，出门赶场。

其实，父母早已不住在乡下，而是搬到
了镇上购买的住房中。我们的赶场，只是
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正月初一赶场耍”的
传统步伐。

李市镇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变得繁
华而宽敞。只是这宽敞的镇子，似乎依旧
无法容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赶场的人们。

新街老街都张灯结彩。舞龙灯的、唱
打莲花落的、扮演大头娃娃逗乐的，还有镇
上文旅部门装扮的花车在街巷间穿梭；广
场上放飞的气球，一个个随风扩散开来，就
像宽大的蓝色绸布上镶嵌着的流光溢彩的
宝石，在绸布的起伏中，流动闪烁出绚丽的
色彩。

80高龄的父亲随我们在人潮涌动的
街上转了一阵，感觉有些乏了，便要回家。
我们要送，他拒绝了，独自挤进了人群。

我们继续在欢乐挤着欢乐、幸福挨着
幸福的人群里随波逐浪了一阵后，想到独
自在家的老父亲，便不愿再在街上逗留。

回家的路上，我挤到摊铺前买了一盒
小型电子摔炮。准备回到家后，趁大家不
注意，拿出来摔在地上，造出一阵炸响，给
大家一个特别的惊喜。

一家人刚进门，正在看春晚重播的父亲
站了起来，向我们打招呼：“这么热闹，怎么
不多逛一会儿？”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见
他手里拿着什么，朝我们的方向摔来，接着
是一阵噼里啪啦的炸响和我们的尖叫。

原来，父亲回来时买了电子摔炮——
他先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吓，等我们回
过神来，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此时，父亲也堆出了满脸的笑容。他
的笑如此清明、温暖、幸福，像我们可以预
见的明天。

正月初一赶场耍

■刘红梅

陈年酒酿，经岁愈久，回味愈长。
回味一次，醉一次。
此时，我又酩酊大醉了，我醉醺醺地回到大山

深处的那个村子里，回到黏着母亲的身影跟进跟
出的忙碌气氛里，回到爷爷奶奶祭祀天地祭拜祖
先的庄严仪式上，回到守望父亲满载年货客行归
来的欢呼雀跃的心情中。

除夕的脚步声明明还只是隐约响起，兴奋难
耐的情绪已经撩拨得我寤寐不安。起床后的第一
个动作，是去撩开罩着母亲床铺的白色的纱罩，看
看母亲是否已经将为我做好的新鞋摆在床里的搁
板上。

纱罩将母亲的床铺围成一间温馨又温暖的小
屋，母亲常常在独立的小屋里飞针走线挑花绣
朵。每年除夕我们家人人都能拥有的新鞋，是母
亲在她若隐若现的绣阁里，挑灯夜赶，一针一线纳
底绣帮连缀而成的。

不管有多少双鞋，之前还鞋底是鞋底鞋帮是
鞋帮地散放着，但在除夕那天早上，等我撩开母亲
的床纱，一定会看到，那些鞋子们，成双成对地完
完整整地排在床架里的搁板上，等着迎接我惊喜
的目光。

厨房里的香气转移了我的惊喜。只有母亲一
个人的厨房，热闹非凡。

大灶上，咕嘟咕嘟翻腾着的大号铁锅里，黄亮
亮的猪头鼻孔朝天地蹲在开水里，灶膛里烧着柴
火，熊熊的火焰伸出长长的火舌，舔舐着灶沿，恨
不得爬入锅中，将炖得耙软的猪头一顿风卷残云。

小灶上，炭火温柔的火苗在小号的铁锅底下
开着红红蓝蓝的花朵。锅里的滚油已是滋滋难
耐，急切地等着狠狠地煎熬那粉白黏糯的裹着肉
粒的豆粉团。

离灶几尺远的地方，一个矮矮的小炉上，一大
摞汽蒸格笼不慌不忙地吞云吐雾……

我站在灶旁，热切地看着母亲用手抓起一坨
一坨事先调好的粉团放进锅里，看着粉团在滚开
的油中浮浮沉沉，等它们渐至金黄，等它们浮在油
面飘飘荡荡。成群结队的馋虫在我的口舌中食道
里上蹿下跳，我只好不停地做出吞咽的动作。

团团忙着的母亲没有忽视我毫不掩饰地嘴
馋，她用漏瓢将金黄的酥肉舀入筲箕后，伸手飞快
地抓起一坨塞进我的口中。我用牙叼着酥肉咝咝
吹气，等它冷到舌头可以忍受的烫度，便肆意咀
嚼，满嘴香气带来无可比拟的满足。

口腹之欲稍得满足，我开始惦记起我过年的
新衣，它们还在长时在外、除夕这天一定回来的父
亲的花背篼里。

花背篼并不是花色或者有花点缀，它只是用
竹篾编成的网洞状的背篼。那些年的乡间，不知
世上有行李箱行李包的说法。花背篼，还算是一

种较为体面的随带器物。父亲在除夕这天背着满
背篼的年货衣锦归来。

我和妹妹站在屋旁山梁正对长江的大石头
上，俯视山脚从江中爬出来的弯弯绕绕拖拖沓沓
的小路，小路上人影寥落。那零落又匆忙的身影
在绵长的路上浓缩成一个一个黑点。

也许是相同的血脉里奔涌着无声的呼唤，我
和妹妹从那些黑点中精准地确定哪个是父亲的身
影。我们像两只于荆棘中好不容易发现小朵野花
的蝴蝶，不顾一切翩翩飞在石头嶙峋的山路上，一
直飞到父亲眼前。

父亲将他的背篼歇在石上，一层层挪开那些
琳琅物品。父亲的背篼一直让我惊奇，吃的，喝
的，穿的，用的……它几乎盛下全家人迎接新春所
有的渴求和惊喜。

父亲从层层叠叠的物品中间，翻出一包杂糖，
给我和妹妹一人抓几颗。缤纷的糖果兜住我和妹
妹巡睃不止的目光。我们拎的拎抱的抱，和父亲
一起将那每一份报春的喜悦带回家中。

奶奶在家里等着我，等我和她一起去敬奉土
地菩萨。奶奶将炖好的猪头放入一个大大的木盆
里，被桐油刷得黄亮亮的木盆，盛放着同样黄亮亮
的猪头，视觉上就让人觉得富足和幸福。猪头仰
面向天，口中衔着奶奶特意放进去的猪尾巴，奶奶
说这样来年养的猪就会又大又肥。猪鼻孔里插着
筷子，奶奶端着木盆，我手里拿着三炷香跟在奶奶
身后。土地庙在屋后那棵大黑桃树下，奶奶恭恭
敬敬地站在不到半人高的微型庙前，点燃香，双手
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我们从中午开始吃团年饭。酒菜上桌，四方
桌上，每一方摆着两双筷子两个酒杯一只碗。爷
爷手持酒瓶，每个酒杯里滴几滴酒，奶奶给每个碗
中盛上一小勺饭，将两双筷子平放在碗口上。爷
爷一个接一个端起酒杯，将杯中的酒洒在地上，口
中念叨着邀请老辈子喝酒吃饭，求老辈子保佑我
们平平安安。

团年饭应该慢慢吃。一家人自己推杯换盏，
一年一次地客客气气融融洽洽，从正午吃到暮色
渐浓。爷爷和父亲都喜欢喝酒，父子俩喝出了兄
弟般的亲密。

等母亲将饭桌厨房收拾干净的时候，我们已
经焕然一新了。

靠墙的大方桌上，摆上了几英寸大的黑白
电视机。我们在倪萍灿烂的音容中沉醉，为赵
忠祥醇厚的嗓音所蛊惑，在牛群冯巩的小品里
欢笑……

远远近近时不时想起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我
在热热闹闹的爆竹声里沉入梦乡。

梦醒，已是中年。
儿时的，青春的，伴有年味的记忆，却依然

悠长。
悠长，又充满馨香。

年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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